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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中国经济的三个经济学范式
*

蔡 昉

大家上午好!
首先,我要祝贺经济所90华诞,利用这个简短的发言来表达我对经济所的祝贺。今天,我选了

一个具体的、大家关心的问题来谈一点看法。
大家都很关心当前的经济形势,也不仅仅是今年或者这个季度,或者是这个月的经济形势,而是

这些年的情况。大家都在说不同的经济学语言,有的时候有人说看不清楚、看不明白,一个人说的和

另一个人说的不在一个思路上,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讨论起来。所以,需要归纳一下。我发现,大多数

讨论无非围绕三个经济学范式进行。我并不是主张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要用这三个范式,而是

说有关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讨论中有三个范式比较流行,支配着大家。
第一个是“菲利普斯取舍”(Phillipstrade-off),就是学术界常说的“菲利普斯曲线”。曼昆将其列

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,是讲周期问题。第二个是“卡尼曼回归”(Kahnemanregression)。卡尼曼是

一位行为经济学家,他讲到一个回归现象,这个现象本来不是研究经济形势周期问题或者增长问题,
但是也被人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了。第三个是“索洛趋同”(Solowconvergence)。因为中国过去

这些年处在一个经济增长趋同的状态中,所以很自然也会影响学术界。有趣的是,这三个经济学范

式分别对应着经济所的三个研究单位:宏观经济学研究室、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、行为经济学实验

室。但是,我发现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现状,因此,我从三个方面讨论认识中国经

济应该有怎样的视角。

一、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

首先,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,现在遇到一个难题———用什么指标去评价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。
过去,大家都用增长率,符合预期的增长率就是好的。比预期的水平低,就要刺激一下,让它回归到

预期水平。那么,这个符合预期的增长率是什么呢? 过去大家说至少不低于8%。经济危机或者经

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“保八”(图1)。总的来说,学术界认为有一个潜在增长率。如果增长速度低于

潜在增长率,就要让它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。一般来说,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,或者在一个传统

的停滞经济体,它的潜在增长率是比较稳定的。所以,也可以把它看作趋势增长率。
但是,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发生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。这个阶段性变化意味着过去一系

列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都改变了。资本积累、资本的回报率、劳动力的供给、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、
生产率提高的速度,所有这些条件都改变了。相应的潜在增长率也就发生变化。因此,似乎已经不

太能够知道潜在增长率是多少,是10%,还是8%,还是6%? 即使各路经济学家纷纷尝试测算潜在

增长率,但是每个人、每个团队的做法都不一样,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千差万别。所以,我认为,现在

已经不应该再用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了,因为已经很难找到依据了。
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所谓的“菲利普斯取舍”。2019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

提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。怎么纳入呢? 最好的纳入方法就是用失业率,特别是用调

查失业率来评价宏观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,以便决定要刺激还是不要刺激。但是也有宏观调控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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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中国的GDP增长率(1999—2018年)

资料来源:国家统计局。

会质疑,说用失业率做判断指标的用意是好的,但是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,怎么能用滞后指标作为

预先调控的依据呢?
为什么宏观调控部门说失业率是滞后指标呢? 我就查了查,发现通常人们说的失业率确实是一

个滞后指标。相对于滞后指标,有先行指标,还有同步指标。但是,失业率什么时候滞后过? 谁告诉

它是滞后的呢? 主要是美国人说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。为什么? 因为,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

后,美国经济遇到了一个麻烦,叫作“无就业复苏”。每次经济危机以后,要复苏的时候,经济回归了,
但是失业率没有降下来。因此,在美国,失业率就变成了滞后指标。此外,失业率是先行指标、滞后

指标还是同步指标,大多数情况下是市场界人士的看法,也就是说是投资人的看法,不应该是宏观调

控部门的看法。事实上,很多投资界人士在实务活动中已经放弃这样看。不管怎么说,判断宏观经

济形势应该从增长速度转向失业问题。

二、当前中国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现象

现在存不存在“菲利普斯取舍”的表现呢? 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判断。图2(a)是消费者价格和

城镇调查失业率关系图。对应着看,两者的取舍关系目前没有展现出来。不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

都很低,而且两者之间没有预期的那种交替、取舍关系。也就是说,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周期

性波动的证据。图2(b)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动情况。从较长时期来看,我国失业率都是保持在非常

稳定且较低的水平。具体而言,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在5%左右的高度稳定状态,不仅波动很小而且水

平较低。总的判断,同时也是根据定义来判断,5%大约就是中国城镇的自然失业率。
图3是一些国家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。可以看到,很多国家都经

历了经济波动以及和经济波动相关的失业率波动,也可以看到其中呈现的“菲利普斯取舍”。但是,
唯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稳定、缓慢下行的过程中,失业率保持较低的水平,而且高度稳定,没
有显示出其他国家那种经济周期波动现象。所以,至少从一直以来的趋势看,周期问题不是我国当

前遇到的主要问题。当然,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后,不可避免会发生外部需求方面的冲击,那时也可

能会发生周期现象。

三、中国经济的中近期趋势与“回归”无关

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对中国经济发表了很多看法。他的一个看法是说,有一个规律是谁也回避

不了的,叫“回归到均值”。这个均值是什么,大家都不知道。但是,他解释说,他说的均值可以理解

成“世界平均增长速度”。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无非就是3%左右。他据此对中国经济做了预测,当时

得出的结论,似乎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应该回归到均值了。从当前看,不管怎么看宏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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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通货膨胀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

资料来源:国家统计局和作者估算。

图3 部分国家2008年以来的增长率与失业率关系

资料来源: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(https://www.ilo.org/global/statistics-and-databases/lang—en/in-
dex.htm)和世界银行数据库(https://data.worldbank.org/),2019年1月1日下载。

济,不管认同不认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恐怕谁也不会相信2015年中国经济已经回归到靠近世界平

均水平的增长速度。
所以,萨默斯的判断实际上已经失败了。萨默斯并非中国经济的唱衰者,我们应该从方法论角度

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,这样有助于用正确的方法论认识中国经济。其实,他所说的“回归到均值”
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现象。生活中也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,譬如在美国棒球比赛中,观众发现

当前赛季表现异常出色的球员,下一个赛季通常表现十分糟糕。也就是说,这个球员的潜在增长率是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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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不管表现好还是表现糟糕,最后都倾向于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卡尼曼回归”。
把这个现象类比于宏观经济学或者把这个概括应用在经济分析中,对应的则是宏观经济周期现

象。但是,将其应用在一个正在发生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中国经济语境下,应该是不合适的。我

理解萨默斯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叫“长期停滞假说”。这个假说首先解释的是美国经济;因为美国经济

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密切相关,所以这个假说也可以解释其他发达经济体;同时,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

济至关重要,因此,这个假说解释世界经济似乎也无不可。但是,萨默斯教授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忘

了就此打住,反而进一步用来解释中国经济。既然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、阶段性的变化,
我觉得他的“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”这个判断显然不适用于中国。在中期或者短期之中回归均值的

判断,与中国没什么关系。
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下,萨默斯到底讲的是周期现象,还是增长现象。不管怎么说,回归潜在增长

率是周期现象,回归世界平均值是增长现象。我相信,他是从周期现象的角度做出这个判断的。如

果他说的是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情况,说增长速度要回归到中国自己的潜在增长率,大体上是正确

的,但是对近期的经济分析帮助不大。
中国经济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,当潜在增长率是10%的时候,每次增长速度比它低或者比它高,

最后都会回到这个平均水平上(图4)。但是,如果把2010年作为一个临界点或者转折点的话,2010
年之前是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期,之后是后人口红利时期。在人口红利期,劳动力供给充足,人力资

本改善迅速,储蓄率和资本的回报率很高,生产率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可以迅速提高,所有这些因素都

有利于高速增长。当时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%。在2010年之后,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,所有

的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所以不太可能是原来的潜在增长率了。

图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

资料来源:国家统计局和作者估算。

如果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确到了回归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,就意味着中国不再具有后发优

势,不再有机会赶超发达经济体,不再有机会与高收入国家实现发展水平的趋同了,因此,就要很快回归

世界平均水平。是不是这样的情形,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判断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,认识经济

增长潜力。

四、中国经济赶超的潜力仍然巨大

再看看“索洛趋同”。趋同的定义就是,由于资本报酬是递减的,因此,任何一个国家,其起点的

人均GDP水平越低,随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。这样维持一段时期,其增长速度会快于比其更富有的

国家,因此,世界经济趋于更加均等。很长时期,至少1990年前,从来没有出现过世界经济的趋同,
只有“俱乐部趋同”———几个群体内的经济体,如发达经济体内部、最不发达经济体内部,各自发生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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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趋同。但是,发达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没有趋同。

1990年后,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,随着实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市

场和全球经济分工,加上亚洲一些国家对外开放,国际贸易回归李嘉图模式,即国家之间通过发挥各

自的比较优势,进行产业间贸易,分别获益。作为结果,世界经济真正出现了趋同现象。虽然需要做

严格的检验来判断趋同现象,但是,至少从图5这种描述性统计也可以看到,1990年至今,在起点上

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,确实在随后时期的增长速度更快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现象,
在1990年之前也是见不到的。因此说,至少趋同的迹象是出现了。我国恰恰是最典型的起点人均

GDP最低、随后人均GDP增长速度也最快的国家。

图5 1990年后不同经济体增长速度的趋同

资料来源:世界银行数据库。

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,到今天已经接近10000美元。按照规律,随
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,趋同速度一定会放慢,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下降的。然而,我
国仍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,同发达经济体还有巨大的差距,仍然有继续趋同的空间。例如,目前中

国仍然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。2017年,以中国的人均GDP为基准,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

GDP算术平均值为中国的1.12倍,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中国的5.67倍,美国为中国的7.25倍。
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和赶超发展的机会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我国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现象,因而不存在回归高速增长的可能性,即
不会保持以往几十年那么快的增长速度,因为我国的后发优势变小了。但是,我国赶超的潜力远远

没有耗尽,因此,需要通过改革保持持续增长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———预计在2050年之前,我国应

该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的增长速度,那就意味着回归到均值是几十年的现象。

五、结语

总之,当前中国面临经济减速不是需求侧周期现象,不应该用“菲利普斯取舍”判断目前中国经

济形势。当然,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,需求侧的因素会越来越强,需求冲击也是潜在风险,但是

从长期看不是这个因素。同时,随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,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,不要再以原

来的增长速度作为基准判断经济形势。增长速度预期应该是新的潜在增长率。然而,中国仍然是中

等收入国家或(几年后)较低水平的高收入国家,仍有赶超和趋同的机会。这意味着既不要预期中国

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原来的增长率,也不必相信中国增长速度回归到世界平均值。要在边际递减的趋

同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,必须要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。
谢谢大家!

(责任编辑:何 伟)
(校对:杨新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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